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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雷马斯理论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叙事结构分析

田星瀚，焦瀚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本文以深思当代国产电影中传统文化符号、神话故事 IP与新时期大众情感化观影诉求的价值重构为目的，以格雷马斯

行动模式中“欲望产生、行动能力、实现目标、得到奖赏”四段式作为研究方法，运用符号矩阵理论的“正反X”观点来划分影片

中的人物归属以及产生的相关冲突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影片以“意义”为主诉求的叙事结构进行分析，以主人公“哪吒”为主要

对象，总结得出影片内容与现实社会中“自我认可”、“他人认可”等诸多关系的隐喻性表达关联结论。《哪吒之魔童降世》虽在网

上相关平台的观众评价中尚有不足，但就影片本身的叙事架构与票房数据来说，可以视为国产动画电影融入传统元素优质制

作的一种全新创造性体验，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架构提供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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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由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

限公司出品、饺子（杨宇）编剧兼导演的动画电影，引爆

了 2019年暑期社交网络。在各大观影平台斩获高分

好评，截至9月5日，国内票房已突破四十七亿元，打破

了由《疯狂动物城》保持的动画电影票房记录，摘得中

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第一。故事以民间传统神话《哪

吒》为灵感来源，在保留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础上，颠覆

了以前哪吒作为正面角色的形象，加入了对于“个人奋

斗与社会认同”的思辨探讨，讲述了“魔丸所化，且在三

岁必遭雷劫毁灭”设定的哪吒，从唱着打油诗与世人格

格不入，到“逆天而行，斗争到底”，最终获得社会认可

的故事。其中不屈服、不妥协、不信命的精神内核，引

起了广大观众的情感共鸣，是一部融合了传统、热血、

亲情的优秀国产动画电影。

该剧的叙事结构建立在两个方面：叙事主旨和角

色塑造，并成功地将当前社会关系中的诸多痛点进行

总结并反映了出来。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

与社会的关系日益成为重要命题。从道德层面而言，

这一问题集中地呈现为宏观视角下个人奋斗与社会认

同之间的对立矛盾，从而产生了在客观环境中“实现意

义”的自证需求[1]。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哪吒之魔童

降世》电影的叙事主旨与角色的行为表现就不再是单

纯的反抗，而是在进行对于自身“意义”问题的探究与

实践解答。

1 符号模式下的冲突与隐喻关系

在以“意义”问题为研究出发点的格雷马斯符号矩

阵理论中，一段冲突故事的发生必然需要“X”与相对

应冲突的“反X”，推动情节发展的新因素“非X”与“非

反X”，最后通过四个因素的充分展开，构成一部影片

的主要叙事结构[2]。在两两对立的情况下，“X”和“非

反X”、“反X”和“非X”都是互为补充、互为表里的关

系。在《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影片中，最先出现的并

非是主人公“X”（哪吒）与“反X”（敖丙），而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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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因素“非X”与“非反X”，也就是太乙真人与申公

豹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见图1。在这两者的矛盾中，

首先是魔丸与灵丸被分化；其次是申公豹作梗将“魔

丸”托生为哪吒、“灵丸”打入龙蛋化为敖丙。通过这样

的叙事结构，可以将主要矛盾人物关系与其冲突的必

然性都提前置入观众的印象中。

动画电影的实质是现实生活的转化与变形，以魔

幻化的叙事、神明化的元素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物质改

造为基础，给予观众假定性的陌生感[3]。在此基础上，

借助创造性的叙事方式实现了符号隐喻的可能。

首先，影片中并未出现绝对的正义与邪恶。角色

性格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每个角色

皆非“完美”，全片贯穿着个人奋斗与社会认同之间的

隐喻纠缠 [4]。影片中的人物也都有着特定的设定内

涵：外形瘦高，身为兽族刻苦修炼却不被认可的申公

豹；体态肥圆，悟性不高却深明大义的太乙真人；身为

魔丸却沐浴父母关爱的哪吒；身为灵丸却生于炼狱龙

宫，背负家族使命的敖丙。这都和选择与被选择，认可

与被认可的主线戏剧矛盾相契合，是两代四者选择的

差异伏笔。在隐喻善恶冲突符号上，相较于原有传统

故事中建立在“利他”基础上的“善”的经验性判断，《哪

吒之魔童降世》采用的更像是康德实践哲学中，不以该

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为依据，而是更加强调自我意志的

善良的说法。也正是这样的“个人意志”的转化，使得

叙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于是，无论是敖

丙为振兴龙族而企图覆灭陈塘关，还是他长期蒙面在

海边守护百姓平安，都是站在不同角度对于自我的认

知定位与权衡他人利益的抉择。在最后，敖丙挺身而

出，与哪吒同入雷劫，才是唯一一次自己作出的对于自

我的突破；而哪吒在拯救父母，保护朋友的行为过程

中，不再是选择完全地释放本性，转而通过“为自己立

法”的自我服从，保留了意志自由，也就确定了叙事中

必要的道德根基。这一设置，不仅让观众看到两组共

四个冲突符号在个人意志与社会认同的“不确定”之间

的选择，而且也将道德行为出于意志的自律这一答案

作为四个人物情节的“必然”结局。

其次，符号不仅仅在于人物冲突关系，还体现在叙

事所必须的角色合理性塑造要求中。影片对传统文化

认知的隐喻使用拿捏得非常得当：太乙真人使用四川

方言这一符号特征，不仅增加了电影的视听趣味性，更

是凸显了现实中在四川宜宾有其修仙洞邸的地源认

知；剧中的守护兽造型采用了四川三星堆青铜器的样

式和花纹；剧中角色饮用的器皿借鉴了马家窑文化的

彩陶器造型；殷夫人战甲上的怪兽造型借鉴了商周时

期的饕餮纹……细节的处理在强化中式风格的同时，

更是交代了故事发生在商朝末期的合理事实。在强化

民族风格特征的同时，也为特定故事叙事的展开提供

了场景保障。

2 行动模式下的叙事架构

格雷马斯所划分出的产生欲望、行动能力、实现目

标与得到奖赏四阶段组合成了影片矛盾冲突点的严密

逻辑关系。看似纷杂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剧情，主要

讲述的就是基于生命意义认可这一问题上的自我选择

与他人认同行为，有目的的被认可行为是推动情节的

主要因素，实现目标与得到奖赏则是对于结局的解读

和埋下后续发展的可能[5]。

第一阶段：以自证为目标的欲望产生。作为“X”

出现在叙事结构中的哪吒，其“魔丸”的转生设定，让

“恶”的定义以群众视角为途径，紧紧地贴在角色身

上。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获得自我的证明，自然也就

成为了哪吒行动的主要诉求。假设将“流泪”这一情感

宣泄方式作为特定行为，剧中哪吒的数次“流泪”，无一

不是建立在“被认知”与“肯定”的情绪之上，这种群体

标签与内心诉求的差异成了哪吒前期行为的依据与

“逆反”的导火索。哪吒的欲望是有目的性和利益性

的，人物的恶作剧与“除妖”行为，都是建立在自身行为

逻辑与他人行为逻辑达成“被认可”诉求的基础上的，

也正是因为这些主观行为受阻，所以才使得反抗与戏

剧冲突更加合情合理。

第二阶段：行动能力。这一部分在叙事结构中表

现为哪吒获得主要能力的过程，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由

作为补充的“非X”太乙真人赋予。其一，以乾坤圈为

途径，将哪吒的魔性加以限制，为其“善”的人性呈现埋

下了必要的伏笔；其二，将其带入山河社稷图中加以修

炼，在传授法术的过程中，将哪吒一味进行恶作剧的反

叛行为，转化出了真正具有进行“善与恶”选择的可能

性；其三，在生辰宴上，混天绫、火尖枪、风火轮的赐予，

将哪吒的行为选择完全推向了他的自主行为，而不再

是被动约束。这三个情节环环相扣，为哪吒最后的“向

图1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哪吒之魔童降世》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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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抗争”作了合情合理的铺垫与展开。可以说，尽

管作为“非X”的太乙真人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但不同

于原有的继承与接受，本片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层层递

进地描绘了哪吒选择能力的强化，以至于得到自由，也

构成了最后能够击败敖丙，作出自己“善恶”决断的行

动可能性。

第三阶段：实现目标。在叙事结构里，实现目标意

味着需要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与客观事件来促使人物

改变其现有状态。在“目标”的实现上，哪吒的行为所

传达出的目标就是获得“认可”这一诉求，实际上也可

以看作是“善”的有效传达。在情节中，作为“反X”的

敖丙的出现恰好是行为对照，其第一次出现，是在哪吒

获得“群众认可”时，转化了哪吒孤独与缺乏信任的状

态，也为后续情节发展埋下伏笔，但关键在于与主角想

要获得“为他”行为认可所不同的是，敖丙所努力想要

获得的，实际上是龙族“为己”的行为认可。在这样的

差异下，矛盾最后在冰穹上爆发开来，也直接促使哪吒

的命运从报复的“恶”，转变为自主选择的“善”。这两

次转变，都决定着目标实现的转化，对从获得他人认可

到作出自己的“善恶”选择的角色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阶段：得到奖赏。哪吒最后获得的奖赏，是多

视角的，也是多种方面下的结局。首先，对于角色视角

和情节方面来说，保存元神渡过雷劫，得到了百姓真正

意义上的认可就是最为直接的“行动奖赏”，但更进一

步看，通过最后的“自我解放”，获得了善恶选择的可能

性，才是哪吒真正意义上作为一个被接受个体的证

明。其次，作为一部电影来说，从整体视角与 IP延展

性方面来看，“奖赏”的出现，不仅仅是对于结局的交

代，更是可以引发故事的延续。在电影中，身为妖族的

申公豹一心想要成为“十二金仙”的行为与龙王企图脱

离深海炼狱上升天界的行为，都未得到满足，当然也为

后续内容留下了可展开的空白。而最后，站在观众视

角来说，“奖赏”的获得不再是单纯对故事结果的了然，

更是在“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号召下，达成了对于现实

生活中获得社会认同的“同情”共鸣。

3 结语

《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对于“意义”问题的选定上，

引起了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观众的情感共鸣。个人与

社会关系中的层层内容，都可以在影片的叙事结构设

置中找到其存在。在对于“人生起点的地位固然很难

改变，但是通过个人不懈奋斗，人生的地位会不断提高

和被社会肯定”这一核心问题，即“意义”的实现与自

证上，借由欲望产生、行动能力、实现目标、得到奖赏

四个阶段展开叙述。从包含行为模式在内的细节刻

画引申而出的个人奋斗和社会认同隐喻性表达，都为

电影营造出了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观影效果。总体

来说，结合本土化的创作在提升影片质量和关注度的

同时，能使叙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为国产动

画电影的叙事结构搭建与隐喻性表达关联提供了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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